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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城北
龙岗山，无愧为风水
灵山。登上半山的“望城亭”，
可以尽眺棠城无限风光。步入
山腰的“新月湾”，可以一览天下
胜迹——世界文化遗产北山石刻
惊世真容。攀援峭壁陡坎，可以寻
觅唐代龙岗古寨千年迷迹。辛亥
革命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饶国梁
大将军纪念碑、龙学泰斗杨明照的
墓茔，屹立在山峰南腰的樟树林。
与饶大将军纪念碑背向的北面山
肩坡地上，有座条石围砌的坟茔，
青松黄土与它为伴，巍峨多宝塔与
它相望。身傍幽静的石刻长廊，
俨然守护这片净土的忠诚卫士。

一块简洁墓碑，记载着墓主人
姓名：“陈习删先生之墓（一八九三
至一九六三），大足县文物保管所
立，公元一九九零年三月四日。”

一位古稀老人，何以去世近
三十年才迁葬于斯？带着探寻的
一大串问号，我步入那历史尘封
的岁月……

1893年夏历冬月26日，大足
季家乡钟家沟陈益斋先生又喜添
贵子。这孩子长得胖壮结实，出
生十分顺畅。这对于寒冬时节分
娩的母亲来说，无疑是减轻了许
多劳苦。故而父亲给孩子取名曰
孝恩，字习删。

陈益斋得宿儒指授，通音韵
训诂，是乡里颇有名声的塾师。
他十分重视习删兄弟的教育。严
格的训练，大量的阅读、抄写古典
经籍，不但练出了习删一手好书
法，一手好文章，也培养了他对古
代文化的浓厚兴趣。

习删的母亲贤慈且信佛。常
去钟家沟就近的妙高寺、大佛寺、
佛会寺上香，有时也带习删前往。
不懂佛事的习删却对那些石刻佛
像，爱不释目。故乡的文化在他幼
小的心灵上烙上了深深的印记。

二十世纪初，中国处于一个
动乱的时代。陈习删长兄陈炳光
追随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对少
年习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11
年辛亥革命，年方十八的习删正
在县城第一高等小学读书。耳闻
黄花岗大足同乡饶国梁烈士的英
勇事迹，又目睹了保路
同志军进城，清知县
垮台，大足独立的一
幕幕历史活剧，深
受 熏 陶 。 1916
年，习删在县立
珠溪高等小学任
教时，因痛恨袁

世凯复辟
帝制，起而响应蔡锷领导的护国
军起义，与炳光兄一起，奔走于大
足、荣昌两县，因联络起义不成而
愤然离校。面对山河破碎，生民涂
炭的黑暗现实，他多想用自己的热
情和学识为国家富强出力啊！

其后，习删随兄出仕，先后任
过新都县、广汉县县长，成都市政
府秘书等职务。虽长期周旋于政
界，其志却不在为官而在治学。他
嗜书成癖，惜书如金，藏书颇丰。
夏必翻晒，晒必竟日守护，逐册翻
检、修补，整理入柜。他勤学好问，
喜欢结交教育界人士和文人墨客。
在新都任上，主修了《新都县志》。

仕途辗转，广闻博见，几十年
的学习磨砺，使他成为一位博通
经史，艺术修养深厚的学者。

他擅长书法，运笔挥写，苍劲
有力。中楷最佳，常替人书写对联、
诗词。

且精悉中医医理，其谈医论理，
足以使名医心服。还对古建技艺
颇有兴趣，曾几次参与建修工程。

1942年，大足县临时参议会
成立，陈习删出任议长。又受县
长之聘担任了县志总纂。

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日
子。经习删提议，修志委员会选
聘了10多名纂修、绘图、校对人
员。习删与全体修志人员，都是
志愿者和义工。大家深感抗战以
来，民力匮竭，不愿动支公费，除
县府拨国币五千元，购备稿纸外，
一切笔墨费用，全由自备，每天早
饭后齐聚修志办公室，至晚始归，
历时一年多，修成《民国重修大足
县志》，总纂陈习删功不可没。

在撰修县志的过程中，遍布
家乡的石刻艺术，引起他深情的
回忆与思索：童年随母亲上庙时
他望而不舍的佛像，少年放牛割
草时在石窟避雨的情景，成年在
北山、在宝顶、在嘉州、在峨眉等
处见到的石刻造像，在各典籍中
读到的有关资料，都在记忆中一
一涌现。在阅历的仓库中翻检，
在学识的慧眼中识别，在理性的
王国里比较。他惊奇地发现，大
足石刻竟是如此璀璨独特，只可
惜湮没在岁月和荒野中，无人知
晓。他被自己的发现激动得坐立
不安，夜难成眠。五十余年的奔
波，追求，仕途中的升迁荣辱，都
如过眼云烟，并没有激起他的太
大的脑海波澜。国家的贫弱，民

众的疾苦，常使他有
一种负疚之情。

夜阑人静，

他常为自己不能报效桑梓而
不安。故乡石刻艺术的辉光，点
亮了他心中的航标，他突然明白
了，发现大足石刻艺术珍宝，宣传
它、保护它，把它奉献给中国、分
享给世界，这正是自己报效故乡
应尽的责任！这才是值得用自己
后半生去奉献的事业啊！

过去的生命并没有虚度，五
十年的积累，既是发现大足石刻
价值的铺垫，也是研究大足石刻
的储备。他突然觉得自己一下子
年轻了三十岁，又恢复了当年反
袁斗争时期那股青春的活力……

于是，他把热情倾注到对大
足石刻的考察中，他特别注意到
了当时湮没于杂树荒草间的北
山、宝顶山石刻造像。他在县志
中写成《山脉》一章，详述了大足
石刻古迹。这是大足建县将近一
千二百年来，继清代张澍之后，最
详细地将大足石刻写进县志的最
明智的举措。他因此无愧为全面
研究大足石刻第一人。

令陈习删没有想到的是，这
一举措竟像在历史的黑夜中点燃
的一支火炬，将掩埋尘埃近千年
的一颗稀世艺术明珠照亮映入世
界的视域，80 多年前的这一辉
光，至今在大足石刻研究史浩繁
的研究文卷中都鲜亮如初。

1944年，时值抗日战争非常
时期，重庆作为“陪都”，中国学术
界的大量学者云集在都郊北碚。
《民国重修大足县志》送至北碚中
国学典馆北泉分馆印刷所排印，引
起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中国学
典馆馆长杨家骆的高度注意。故
宫博物馆馆长马衡，历史学家顾颉
刚闻讯也有同感。欣喜之余，杨家
骆决定组织一次大足石刻考察活
动，随即致函时为大足县参议会议
长的陈习删。习删获悉后，兴奋、
激动非常。对抗战时期聚居重庆
的这批中国第一流的学者，他钦佩
仰慕，而自己的学术见解能引起他
们的共鸣和探讨的兴趣，则使他
预感到，故乡的石刻瑰宝走出深
山，弘扬于世的日子就要到来
了。他用欣喜点燃了县长郭鸿厚
的热情，于是，参议会与县政府联
合派专人带着请柬前往北泉……

1945年春末夏初，杨家骆邀
马衡、顾颉刚等15名各类专家组
成的考察团启动了大足石刻“乙
酉考”之行。考察团由北碚乘船
到合川，再经铜梁乘人力车和滑
竿，辗转历时3天才到大足。

为迎接考察团的到来，为考
察提供资料，陈习删写成《大足石
刻概论》。考察团在大足期间，陈

习删始终伴随。当时交通极
不方便，年长的学者都只
有乘坐滑竿登山越岭。

陈习删一路
招呼力夫注意
安全、安排后勤服
务、亲为导游解说，认真聆听交
流。考察团编辑吴显齐在《考察
团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叙“习删先
生任大足县志总纂，博闻地方掌
故，得其相助甚多……地方官民
对学术工作之重视，此实为本团
成功之主要因素。”

考察团一行人在大足北山，
宝顶山考察历时七天，除去每天
的接待应酬、交流花去不少时间
外，他们的工作时间不长却效率
惊人。据考察团日记披露考察成
果有：记录影片一部，照片二百
帧、部位图两种（宝顶、北山石窟
摩岩布局摹绘长卷）、摹绘二百
幅、拓片一百通、石刻目录两种，
还完成了石窟的造像编号。

七天的实地勘察，这个中国
第一流的学术团队，在中国文化史
的星座上，给大足石刻标明了坐
标：“无论在中国文化史上，或在艺
术史上，都可以和云冈、龙门比
美。”这一权威的结论，不但使县人
喜出望外，就是习删也是始料未及
的。他激动了，飘然了。手握杨
家骆先生起草的石窟保护计划，
回忆考察结束之际，各位专家在
县举行的报告会上激情称赞大足
石刻特别价值的话语，回想离别
之际杨家骆先生执手惜别时的嘱
托，他更感到了肩负责任的分量。

这次考察是大足石刻保护、
研究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它不
但初步确认了大足石刻的重要价
值，而且，随后的展览和宣传是第
一次极有影响地向中国和世界展
示了大足石刻的风采。与考察团
共事的这一段经历，也是陈习删人
生中一次重大的转折，他在生命的
长河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为
大足石刻的立世，贡献全部的余力。

1946年辞去参议会职务后，
更是专心治学。而此时的国民政
府已是腐朽飘摇。为躲避竞选国
大代表的“选灾”，陈习删曾一度
去安岳居住了一段时日。顺便考
察了安岳石刻。政局每况愈下，
国民政府已出现气数将尽的败
像。眼见靠政府实施保护石刻的
计划终成泡影，每当忆及家骆先
生临别嘱托，他就忧愤难平。加
之肺病复发，年近花甲，身体渐渐
衰弱下去。他常常拄着手杖，眺
望龙岗山顶的白塔，久久伫立。
那壮志难酬，悲愤凄凉的眼神，足
以使北山的观音也潸然泪下。

病势久不见好，49年春寒，
因寒气浸肺，病况加重了，咳血不
止，几度昏迷过去。家人、亲友都
十分焦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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